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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我
們
的
神
父
。
為
了
防
止
知
縣
認
為C

h in a

和C
hin es e

這
兩
個
詞
暗

含
諷
刺
或
惡
意
，
神
父
作
了
解
釋
。
原
文
很
長
，
實
際
上
相
當
於
一
篇
考
據
論

文
，
而
且
涉
及
多
種
語
言
的
細
節
。
作
為
誠
實
的
回
憶
錄
作
者
，
神
父
聲
明
，

當
時
他
對
知
縣
沒
有
說
那
麼
多
。
筆
者
在
此
更
不
便
照
錄
，
述
其
大
概
而
已
。

古
伯
察
神
父
說
，
這
兩
個
詞
毫
無
疑
問
，
確
實
是
中
國
的
本
土
貨
。
中
國

人
向
來
以
執
政
王
朝
來
稱
呼
他
們
的
國
家
。
所
以
在
遠
古
時
候
，
他
們
稱
自
己

為
唐
、
虞
、
夏
。
在
漢
代
稱
漢
人
，
唐
代
稱
唐
人
，
到
了
清
代
則
稱
清
人
。

﹁我
們
把
這
個
偉
大
的
國
家
稱
為C

hina

，
其
實
這
個
稱
呼
在
東
亞
已
被
廣

泛
使
用
。
我
們
從
馬
來
人
那
兒
把
這
個
稱
呼
借
了
過
來
，
他
們
管
中
國
叫

T
c hina

。
馬
來
人
早
在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中
葉
就
與
中
國
人
相
交
往
，
那
時
著
名
的

秦
始
皇
統
治
着
中
國
南
方
和
東
京
，
甚
至
遠
征
到
交
趾
支
那
。
秦
朝
的
時
候
，

馬
來
群
島
上
的
人
們
由
於
與
上
述
國
家
有
直
接
往
來
，
就
與
自
稱
秦
人
的
中
國

人
打
上
了
交
道
。
馬
來
人
並
不
知
道
，
秦
字
的
各
個
字
母
是
什
麼
，
就
把
它
讀

作
了T

ch ina

，
在
後
面
加
了
一
個
a
的
音
。
後
來
那
些
把
葡
萄
牙
商
船
帶
入
中

國
港
口
的
舵
手
和
海
員
，
也
都
是
馬
來
人
的
後
裔
，
所
以
自
然
地
，
葡
萄
牙
人

便
採
用
了
他
們
的
嚮
導
們
對
中
國
人
的
稱
謂
。
最
初
的
歐
洲
人
因
此
把
中
國
叫

做T
c hi n a

。
後
來
根
據
各
個
國
家
不
同
的
語
言
習
慣
，
這
個
名
稱
稍
有
改
變
。

可
以
肯
定
地
說
，
中
國
與
印
度
最
初
的
交
往
始
於
秦
朝
。
和
馬
來
人
一
樣

，
印
度
人
把
這
個
稱
謂
改
成
了T

c hina

，
他
們
還
用th s

代
替
了tch

。
阿
拉
伯
人

從
印
度
人
那
兒
借
來
這
個
詞
，
把
它
寫
成Sin-

Sin a
，
以
符
合
他
們
的
語
言
習
慣

。
以
前
用
來
稱
呼
中
國
人
的
拉
丁
詞Si na e-

Si nens i s
很
有
可
能
就
是
從
中
衍
生

出
來
的
。
﹂
【
按
：
法
國
殖
民
時
期
稱
越
南
的
大
部
分
地
區
為

﹁東
京
﹂
，
最
南
部
以
西
貢
為
中
心
的
地
區
為
﹁交
趾
支
那
﹂

。
】

可
敬
的
古
伯
察
神
父
首
先
肯
定
﹁中
國
與
印
度
最
初
的
交

往
始
於
秦
朝
﹂
，
這
裡
他
有
點
混
淆
秦
國
和
從
秦
始
皇
開
始
的

秦
朝
，
在
此
不
予
細
辨
。
不
過
我
樂
意
相
信
神
父
作
為
西
方
人

對C
hin a

一
詞
的
起
源
的
說
法
。
他
梳
理
出
一
條
較
晚
的
傳
播

路
線
：
馬
來
人
—
葡
萄
牙
商
人
—
歐
洲
人
。
這
以
前
，
根
據
古

神
父
的
說
法
，
歐
洲
用
於
稱
呼
中
國
的
拉
丁
詞Si na e-

Sine ns i s

同
樣
源
自
﹁秦
﹂
字
。
再
早
，
在
中
國
漢
代
，
中
國
商
販
通
過

絲
綢
之
路
與
波
斯
和
羅
馬
帝
國
的
商
人
互
換
貨
物
。
希
臘
人
稱

絲
蠶
為s er

，
稱
出
產
絲
綢
的
國
家
為Ser ic a

。C
hina

並
非
得

名
於
瓷
器
，Se ric a

倒
是
源
自
絲
綢
。

然
後
，
談
到
﹁中
國
﹂
一
詞
應
如
何
理
解
，
古
伯
察
神
父

所
持
見
解
頗
為
通
達
，
不
過
在
考
證
上
有
點
纏
夾
。
他
說
：
中

國
人
對
自
己
的
國
家
稱
呼
頗
多
，
最
古
老
、
最
常
用
的
就
是

﹁中
國
﹂
，
即
中
心
帝
國
。
﹁中
國
歷
史
學
家
將
這
個
名
稱
追

溯
到
成
王
，
周
朝
的
第
二
個
皇
帝
。
這
個
時
候
當
時
中
國
實
行

封
建
制
，
整
個
國
家
分
成
了
若
干
個
諸
侯

國
。
成
王
的
叔
叔
周
公
把
他
的
分
封
地
洛

陽
叫
做
﹃中
國
﹄
，
因
為
它
座
落
在
其
他

諸
侯
國
的
中
間
。
從
此
，
皇
帝
統
治
下
的

帝
國
的
土
地
，
或
部
分
或
整
體
，
都
稱

﹃中
國
﹄
。
關
於
這
個
稱
謂
的
起
源
，
只

有
這
個
說
法
正
確
。
但
在
有
關
中
國
的
大

多
數
歐
洲
出
版
物
裡
，
人
們
嘲
笑
這
個
稱

謂
，
並
以
此
推
斷
中
國
人
完
全
不
懂
地
理
。
然
而
更
確
當
地
說

，
是
我
們
不
懂
他
們
的
傳
統
。
﹂

想
必
神
父
沒
有
對
宜
都
知
縣
說
這
段
話
，
否
則
他
留
給
知

縣
的
博
學
印
象
將
大
打
折
扣
。
他
沒
有
弄
清
楚
，
周
公
的

封
邑
在
周
（
今
陝
西
岐
山
）
，
而
不
是
洛
陽
。
周
公
平
定

管
叔
、
蔡
叔
和
霍
叔
的
叛
亂
後
，
營
造
洛
邑
（
今
洛
陽
）

為
東
都
，
大
規
模
分
封
諸
侯
。
若
是
他
因
為
自
己
的
封
邑

在
洛
陽
，
就
把
洛
陽
叫
做
中
國
，
倒
是
真
的
犯
了
僭
越
之

罪
，
三
叔
討
伐
他
也
就
名
正
言
順
。
事
實
是
，
還
是
引
用
老

《
辭
海
》
：
﹁我
國
昔
時
建
都
黃
河
南
北
，
別
於
四
方
之
蠻
夷

戎
狄
，
自
稱
為
中
國
，
以
中
外
別
地
域
之
遠
近
也
。
﹂
其
次
，

中
國
君
主
稱
皇
帝
始
於
秦
始
皇
。
周
朝
稱
王
或
天
子
，
不
稱
皇

帝
。
神
父
有
謬
誤
或
下
筆
不
嚴
謹
，
譯
者
理
應
在
這
些
地
方
作

一
說
明
，
以
免
誤
導
。

其
實
，
每
個
強
大
的
民
族
都
樂
意
把
自
己
居
住
之
地
視
作

中
心
坐
標
。
如
果
﹁支
那
﹂
在
梵
文
裡
本
是
﹁邊
鄙
﹂
的
意
思

，
那
麼
顯
然
古
印
度
人
把
自
己
的
國
家
看
作
見
聞
所
及
的
地
域

的
中
心
，
我
們
中
國
人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不
過
是
他
們
的
﹁北
夷
﹂
。

行
文
至
此
，
正
好
回
過
頭
來
說
說
﹁支
那
﹂
在
日
語
裡
是
否
蔑
稱
。
根
據

日
語
學
者
的
說
法
，
日
本
歷
來
用
中
國
當
時
的
國
號
稱
呼
中
國
。
滿
清
入
主
中

國
後
，
他
們
稱
中
國
為
清
國
。
十
八
世
紀
初
，
日
本
學
者
接
受
﹁蘭
學
﹂
，
將

九
世
紀
初
通
過
佛
教
傳
入
的
﹁支
那
﹂
一
詞
與
西
方
的C

hi na

相
對
應
。
明
治
維

新
後
，
日
本
﹁脫
亞
入
歐
﹂
，
開
始
用
﹁支
那
﹂
替
換
原
有
的
各
種
稱
呼
。
甲

午
戰
爭
後
，
日
本
強
大
，
視
中
國
為
可
欺
，
開
始
蔑
視
﹁支
那
﹂
。
另
一
個
原

因
是
，
他
們
認
為
如
果
承
認
中
國
是
﹁中
央
﹂
之
國
，
日
本
自
己
就
成
了
﹁東

夷
﹂
。
（
有
關
這
個
問
題
，
日
本
自
己
的
學
者
也
表
達
過
客
觀
的
看
法
。
據
胡

阿
祥
書
第
七
章
第
二
節
註
三
十
三
，
堀
敏
一
著
《
中
國
和
古
代
東
亞
世
界
》
指

出
：
中
國
一
詞
，
指
說
全
土
的
中
央
部
分
是
原
義
，
將
其
解
作
天
地
的
中
央
，

與
天
下
觀
有
關
，
是
後
來
出
現
的
思
想
。
中
國
兩
字
，
本
來
也
無
輕
蔑[

別
人]

的

意
思
，
只
不
過
是
用
以
表
達
當
時
人
們
的
地
理
感
覺
罷
了
。
）
由
於
中
國
輿
論

覺
察
到
日
語
﹁支
那
﹂
隱
含
不
友
善
的
意
義
，
表
示
強
烈
不
滿
，
後
來
日
本
雖

在
正
式
外
交
場
合
棄
用
，
但
在
其
他
場
合
仍
廣
泛
使
用
。
直
到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日
本
戰
敗
，
﹁支
那
﹂
一
詞
才
從
日
語
正
式
場
合
全
面
退
出
。

《
中
華
帝
國
紀
行
》
，[

法]

古
伯
察
著
，
張
子
清
等
譯
，
南
京
出
版
社
二
○

○
六
年
九
月

《
偉
哉
斯
名

│
﹁中
國
﹂
古
今
稱
謂
研
究
》
，
胡
阿
祥
著
，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二
○
○
○
年
十
一
月

（
下
）

還來不及回頭看看
走過的日子，匆忙間又
要辭舊迎新。想到一句
直白卻如真諦的常話：
「日月如梭，時不我待

」。日子於人，就像赴
宴一樣，滿桌的美味剛剛上齊，還來不及
細細品嘗，來不及推杯換盞，就匆匆撤
下重新開張。想想，很茫然，又覺得可
笑。

拉開抽屜，又翻出些許往年的賀卡，
每一張都是新年前夕如期而至，都透着嶄
新的氣息。祝福原本就是虛無的話，但用
心說出來，就能口吐蓮花，在別人的心頭
迎風開放。祝福裡含着期盼，含着祈禱，
是成本最低的口頭贈予。雖然虛無，卻不
是唯心，其實都是美麗如花的預言，只要
向着遠景堅實的邁步，這些如花的預言就
能開花結果。

誰家綠楊堪繫馬？任憑綠樹成蔭，楊
柳成行，也拴不住時間和歲月的腳步。想
到那些到寒山寺聆聽新年鐘聲的人，夜半
鐘聲，歡呼雀躍，會不會心緒萬千，浮想
聯翩，感懷歲月蹉跎，一無建樹，又欣然
可以拂去舊塵從頭再來。就像現在，要忙
着總結工作，要着手制定計劃，要調節好
心態，盡力地為自己，為別人準備一個盛
大精美的節日儀式，準備付諸新年的跨
越。

想想，新年是極其公平的方式，貧困
的人和富有的人，平常的日子過得有如天
壤之別，新年卻一起過節。春風得意和困
頓落魄的人，一樣過年。健康和病弱的人
，迎新都在同時同刻……在時間交替和季
節變更上，新年仁慈的給每個人平等的待

遇，一樣的預示辭舊迎新，一樣的預示春暖花開，一樣的預示
如意吉祥。剩下的日子，騎馬或者步行，就靠你自己去丈量。

看看窗外，大街上粗壯的法桐樹黃葉飄飄。我知道這些樹
，哪怕葉子落盡，明年依舊會綻露新芽。一棵樹是能夠感知新
年的，葉子落盡，貌似枯萎，卻在暗暗聚集着新生的力量。誰
知道一棵樹在寒風裡等待新年的痛苦？誰又知道在春風裡渴望
新生的喜悅？

流年似水，留不住歲月。新年還是新年，每一個日子卻今
非昨昔。新年悄然開啟了新的年輪，秘密就藏在每一個生命深
處。

終於覺察到，新能變舊，舊亦是新。新年其實就是一場重
溫的舊夢。每一次時間的暗示，每一場倉促的盛宴，每一片祝
福的潮水，每一回身心的涅槃，都是往日的重演。

領悟到這些，覺得異常的坦然，覺得走過來的日子非常的
充實，與其在名利和心機裡身心疲憊備受煎熬，倒不如用清新
之水給心靈沐浴，滌盡舊日的灰塵，換以清美之心、平和的笑
容走在路上，出入家門。

重新把零散的東西歸於齊整，再分門別類裝進箱子，像把
屬於過去的所有的日子和記憶打包。人生只有現在，只有將來
，過去的不能回轉，也不可眷顧。昨天是今天的鋪墊，今天又
是明天的預演，辭舊迎新的真諦，在於每一刻都是新年，每一
回都是新生。

而比感懷和眷顧更為重要的，是在乎和珍惜能握住的此時
此刻。

去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報載了這樣
一則新聞：某網友
博客上一則幾十字
的博文意外引發波

瀾：曾經轟動全國的湖南漣源 「滴血收
容站」事件主角蕭笑華，早已 「悄然」
成為這個以煤炭為主導產業的縣級市的
煤炭工業局副局長。關於這件事情本身
，我已經深感 「審醜疲勞」，且留待評
論同行去抨擊和質問。引起我注意的是
這一新聞的初始來源，即：某網友博客
。盤點二○○八年的各類熱門新聞事件
，我發現了一個頗為值得玩味的現象：
很多熱門新聞的出爐，已經一改了往日
由傳統媒體最先披露進而公眾關注評論
的傳播路徑，而是直接由網友最先揭露
，然後傳統媒體跟進報道，最後引起全
社會的普遍關注。顯然， 「網友報道」
已然成為二○○八年一種新的流行趨勢
。就拿最近內地引起轟動幾個新聞事件
來說， 「出國考察門」是最先由網友發
帖曝光的， 「地方政府副職官多為患」
是由網民查閱地方政府網站揭露的，
「溫州施粥棚」也是由網友最先介紹的

， 「局長抽天價煙戴名表」同樣是從網
友披露開始的，還有多起 「問題官員復
出事件」，無一不是最先由網友最先發
現……驀然發覺：在如今的網絡時代，
「網友報道」已經讓 「人人都是記者」

成為可能。開放的網絡，讓原本屬於網
友個人的偶然發現或者親身經歷，能夠
瞬間大面積傳播，進而有機會上升為社
會公共事件。無論是好人好事還是壞人
壞事，都在這個平台上獲得了很多被報
道和被傳播的可能。對好人好事而言，
這是一種更有效更便捷更及時的推介和
表揚；對壞人壞事而言，這是一種更周
密更細微更獨到的揭露和抨擊。當你去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沒準就有一雙眼睛或者一個鏡頭在對準你
，不經意間也許你的所作所為就將廣為人知。這是一種很奇妙
的感覺，它更加精妙地詮釋了 「是金子總會發光」以及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在公眾監督方面， 「網友

報道」已經初顯巨大威力。所謂正規的監督體制也許對某種隱
性腐敗或者違法亂紀行為無能為力，但是， 「網友報道」讓
一切成為可能——即使是工作照片上的一盒煙，也可以經
過 「網友報道」上升為一個腐敗醜聞，這該是一種多麼有
效而全面的監督啊！ 「網友報道」一方面得益於政府信息
的逐步公開以及網絡環境的相對開放，另一方面又將進一
步推動信息公開的步伐和監督體制的完善。同時，它還極
大地增強人們的公民意識和主人翁意識，給人們以強勁的
納稅人感覺。我很高興在對二○○八年進行個人盤點的時候
，能夠發現 「網友報道」這一新的流行趨勢，它不僅是一種全
新的頗具震懾能力的監督力量，它更是公民真實享受 「四權」
的一個開始：我知情，我參與，我表達，我監督——這就是
「網友報道」。

「己之所欲，必施予人」
是儒家一條道德信條。將它貫
徹到人際關係中去，一般會贏
得 「善解人意」、 「通情達理
」的美譽，但使用範圍一旦溢
出特定圈子，會招來誤會或糾

紛。
有例子為證。一位退休了半年的洋朋友，他

原先和我是同事，二十年來私交不錯。因這兩層
關係，他賦閑後我和他、還有幾位合得來的同
事，不時在餐館或唐人街的茶樓聚會。那天我
忽然想及，兩個月前見面後，和他沒了聯繫。
不知他從香港旅遊回來沒有？便撥了他的手機
，他沒有接聽。次日早晨，他回了電話，聽濃

重的鼻音，可推知在賴床。一直生龍活虎、愛
說笑話的傢伙，這回帶着罕見的哭腔。 「病了
，兩個多月，給折磨得不輕。」我忙問是什麼
病，他說病情複雜，難以說清，反正不是感冒
、花粉症、偏頭痛一類小毛病。隔天得去看醫
生，天天服藥。我好言安慰，說會告訴別的朋友
，哪天約齊了去探望他。他很是感謝，怕他精神
不繼，我沒多說。然後，我把這事告訴了幾位朋
友。

我的宗旨是，他早已離婚，老年而單身，加
上病，寂寞得要命，打電話給他，表示慰問，是
理所當然的。換上我，纏綿病榻之際，最興奮、
最欣慰的莫過於在靜悄悄的病室裡，忽然響起朋
友們的笑聲了。朋友們離開後，床頭几擺着他們

送來的鮮花，也長久地溫暖着心坎。
不料，一天後，抱病的洋朋友給我的手機留

下口信，先說了 「感謝關注」一類套話，然後轉
了話鋒，請我務必為他的病情保密，眼下他既不
想受打擾，也沒興趣去攀交情。待痊愈後，他自
會出門，和大家聚會。不難推測，好幾位朋友在
我報信後，給他打了電話，盛情可感，也使人不
勝其煩。由此可見，至少有兩類人，要麼性格特
別堅強要麼心性格外好強，其非強項部分，是
不願意顯露的，也不接受人家對他們虛弱一面的
關注。此所以女明星把 「素面示人」視為奇恥大
辱。

己之所欲，是不是普世之所好，不要 「想當
然耳」，須先問問對方，才決定施還是不施。

一
上世紀一九五四年冬季的一天傍晚

，周恩來對秘書說： 「群眾反映北京市
公共汽車擁擠得很厲害，職工上下班要
在路上耽誤很長時間，今天咱們去乘公

共汽車，了解一下情況。」說着，周恩來披上大衣，帶着
秘書和警衛疾步走出國務院北門，來到北京圖書館停車站
。等了一會兒，公共汽車來了，周恩來等群眾上完車，自
己也上了車。

車廂的確很擁擠。周恩來往裡走了幾步，手抓住吊環
，站在車中間。汽車開動了，站在周恩來對面的一個乘客
突然發現了他，大聲說： 「哎呀！這不是周總理嗎？」周
恩來揮動着手臂，對大家說： 「大家請坐！請坐！別擠！
別擠！不要動。」乘客們請周總理坐下，他就是不坐。此
時，一個乘客湊上來，握住他的手說： 「總理，您那麼忙
，怎麼還來坐公共汽車呢？」周恩來笑着回答： 「我來體
驗一下大家的生活。」接着，周恩來便和乘客們攀談起來
，詳細了解乘車情況。隨行者勸他說： 「公共汽車上的情
況就是這樣了，咱們趕緊回去吧。」周恩來不肯，下了那
輛公共汽車，又上了一輛無軌電車，轉了大半個北京城。

回來後不久，周恩來即將有關部門的領導找來召開專
門會議，討論和制定解決公共汽車擁擠的具體措施。他還
指示國務院各部門和有關單位，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都要
用大車接送職工上下班。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北京市乘公
共汽車擁擠的情況逐漸得到了緩解。

二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經歷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

同年五月初，周恩來來到河北省邯鄲專區武安縣伯延公社

搞調研。武安比他想像的還要貧困。他見路邊的樹光有樹
枝沒有樹葉，便問隨行人員： 「這樹葉兒都哪去了？」陪
同的幹部怕說出實情總理心裡難過，就信口說： 「被羊吃
了。」哪知此話正好被路旁放羊的一個女孩聽到。女孩馬
上反譏： 「羊能上樹嗎？」總理聽後無語，可心裡一切都
明白了。

在先鋒街大隊第六公共食堂調研時，周恩來組織召開
了由先鋒、勝利兩個大隊幹部及部分小隊幹部和社員代表
參加的座談會。開始，也有一些人說食堂好，可大多數人
都沒有表態。看到這種情況，總理說： 「大家不要有顧慮
，有話儘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過了一會兒，還是無
人發言，總理親切地問坐在一邊的農民張二廷： 「你叫什
麼名字？怎麼不說話呀？」張二廷猛地站起來說： 「總理
，你叫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當然是要說真話嘍。」
「要說真話，那剛才有些人說食堂好的話都是假話。食堂

好，就是吃不飽！」總理問： 「為什麼吃不飽？」張二廷
說： 「總理你算算，一個人才多少指標？司務長、炊事員
多吃點，他們的孩子老婆爹娘多吃點，幹部再多吃點，還
能剩幾両？最多剩三四両，這會能吃飽？吃不飽，人浮腫
，幹活沒勁兒，就連牲畜瘦得都能被風颳倒。這禍根一是
幹部作風浮誇，二是吃公共食堂！這種情況如再不糾正，
過兩年連你也吃不上飯了。」總理耐心聽完二廷的話，然
後又問： 「為什麼說再過二年，連我也沒飯吃呢？」二廷
說： 「我們吃不飽，幹活沒有勁，地裡就不打糧食。長的
那點青稞還不夠俺生啃着吃呢，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
交，國庫有。二年不交，國庫有。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
有了。國庫沒有了糧食，你還能不挨餓？」總理聽了很受
感動，動情地說： 「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
真話的人。好！咱倆交個朋友吧……」

回到北京，周恩來把調研得到的真實情況及時向毛澤
東作了匯報，加上其他中央領導與周恩來大致相同的調研
結果，中央很快作出決定，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

三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天，周恩來視察吉林化學工業公

司。這次視察同樣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為解決人民群眾吃飯
、穿衣問題而進行的調查研究。

在吉化公司，周恩來聽說化肥廠準備擴建一個四萬噸
尿素車間時，關切地問： 「需要多少投資？」公司領導回
答： 「大約八百萬元，另外還需把現有合成氨生產量從
（年產）十五萬噸擴大到十八萬噸。」周恩來又問： 「這
又需要多少錢？」 「大約三千萬元。比建一個新廠便宜得
多。」公司領導回答。周恩來當即對秘書顧明說： 「合成
氨增加到十八萬噸，尿素四萬噸，只要三千八百萬元投資
，這很好，記下來，回去幫他們解決一下。」接着，周恩
來還詢問了化肥廠花了多少投資，搞個新廠需要多少錢等
。最後他表態說： 「還是擴建划算，省錢。」在電石廠，
周恩來詢問了用電石生產維尼龍的情況。當聽到公司領導
說為了能夠盡快生產維尼龍，最好從日本購買一套（年產
）一萬噸維尼龍生產線，因為日本的原材料消耗低，日本
廠商報價二千九百萬美元時，周恩來說： 「二千九百萬美
元就能引進一條維尼龍生產線，可以考慮解決。」接着，
周恩來又問： 「一萬噸維尼龍可以做多少衣服？」公司領
導回答： 「大約二千萬套，六千萬米。」周恩來說： 「六
千萬米相當於一點八億尺，那不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維尼龍應該搞。」

周總理回京不久，吉林化學工業公司期待解決的生產
難題便解決了。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在任共和國總理的二十七年裡，周恩來的足跡踏遍了

祖國的山山水水，他到工廠，下連隊，進機關，走農村，
上學校，走進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士兵、幹部中間，
噓寒問暖，關懷備至，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尊敬與愛戴。周
恩來搞調研絕不是為調研而調研，更不是作秀，而是實實
在在地幫助基層解決實際困難或把通過調研得到的客觀事
實和在調研中形成的正確思想，作為宏觀管理決策的科學
依據，這兩點是他搞調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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